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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國
六
十
二
年
以
來
，
書
評
書
目
創
辦
沒
多
久
，
洪
建
全
基
金
會
的
文
敎
活
動
很
多
，

許
多
朋
友
，
不
論
識
與
不
識
時
常
給
我
打
氣
，
給
我
許
多
的
意
見
，
於
是
親
聽
圖
轡
館
成
立

，
贊
助
雲
門
舞
集
，
拍
攝
山
地
族
人
的
生
活
、
矮
人
祭
、
整
理
中
國

l音
樂
丶
中
國
現
代
民
歌

的
提
倡
…
…
好
多
的
計
劃
在
進
行
，
覺
得
該
做
的
事
太
多
了
。
我
們
的
基
金
會
捐
贈
的
來
源

是
洪
建
全
先
生
及
其
一
家
人
，
相
當
鞏
純
，
因
此
令
做
事
的
我
們
相
當
得
心
順
手
，
沒
有
什

麼
顧
忌
，
蓋
事
長
洪
建
全
先
生
更
是
只
要
有
好
的
計
劃
，
就
可
撥
款
去
做
！

與
姜
貲
先
生
認
識
，
就
是
那
時
候
的
事
，
隱
地
先
生
介
紹
我
與
姜
先
生
見
面
，
我
們
是

在
武
昌
街
的
明
星
喝
茶
。
姜
先
生
給
人
的
印
象
是
長
相
奇
特
，
說
話
不
像
文
章
那
庶
流
利
！

寫
書
妁
故
事

·
前

護
國
寺
的
燕
子

言
．

姜

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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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
是
是
一
種
睿
智
型
的
人
。
那
時
他
談
他
的
寫
作
的
計
劃
，
想
將
中
國
大
陸
肚
會
變
遷
的
痕

跡
記
錄
下
來
。
他
經
歷
了
太
多
的
中
國
苦
難
，
也
透
祿
了
中
國
人
性
的
優
劣
。
姜
貴
寫
的
害

有
湝
太
多
的
現
實
，
可
以
說
是
中
國
近
代
最
偉
大
的
一
位
作
家
。

後
來
與
姜
貴
先
生
合
作
的
計
劃
沒
做
，
是
我
的
不
對
，
膽
識
不
夠
，
但
姜
貴
先
生
却
時

常
給
「
害
評
書
目
」
寫
稿
，
這
篇
「
護
國
寺
的
燕
子
」
卽
是
那
時
給
我
們
的
稿
孑
，
登
在
六

十
六
年
五
月
出
版
的
第
四
十
九
期
「
書
評
書
目
」
上
，
爲
紀
念
姜
貴
先
生
，
特
將
此
文
重
排

刊
出
，
以
巴
讀
者
！
洪
簡
靜
惠

少
年
立
志

一
個
二
十
多
年

一
直
失
業
的
人
，
忽
然
得
了
「
職
業
病

」
，
也
算
是

一
件
怪
事
，
然
而
確
有
其
事
。

三
十
七
年
冬
天
來
豪
漓
的
時
候
，
我
自
己
有
間
門
面
，

做
點
小
生
意
。
這
是
我
的
職
業
，
也
是
我
的
興
趣
。
苟
全
性

命
，
不
求
聞
逹
。
我
以
爲
生
當
亂
世
，
如
能
將
本
求
利
，
老

婆
孩
子

一
家
人
平
平
淡
淡
的
生
活
，
以
老
以
終
，
一
輩
子
姓

名
不
見
報
，
死
後
亦
無
計
文
，
這
便
是
最
大
的
幸
福
。
我
如

此
立
志
，
一
要
有
人
會
說
我
太
沒
有
出
息
，
但
我
是
認
眞
的

，
也
就
不
在
乎
人
家
怎
麼
說
了
，
沒
出
息
就
沒
出
息
吧
。

不
幸
事
與
願
違
，
小
生
意
做
垮
了
，
再
沒
有
翻
本
的
戡

會
，
從
此
由
商
人
一
變
而
爲
失
業
者
。
這
是
三
十
九
年
的
事

，
你
算
算
溍
，
有
多
少
年
了
。

我
幼
年
被
迫
學
詩
，
常
被
鎖
在
屋
裏
，
不
做
出

一
首
詩

(
多
數
時
候
是
七
絕
)
來
，
決
不
釋
放
。
苦
不
堪
言
，
視
爲

畏
途
。
於
是
我
想
，
古
人
已
經
留
下
許
多
很
好
的
詩
，
我
們

視
成
饋
頴
，
檻
移
享
受
的
了
，
何
苦
又
自
己
費
事
巴
力
的
去

做
，
做
又
做
不
過
他
們
，
徒
然
獻
醜
，
所
爲
何
來

！

因
此
，

我
長
大
以
後
，
一
輩
子
祗
偶
然
諮
詩
，
而
不
做
詩
。

不
僅
詩
也
，
我
對
一
切
文
學
作
品
，
都
抱
這
樣
的
態
度

。
寧
爲
讀
者
，
不
爲
作
者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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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
而
伸
之
，
也
寧
爲
食
客
，
不
爲
廚
師
；
寧
爲
看
客
，

不
做
演
員
；
以
至
寧
爲
小
民
，
不
做
大
官
°
(
當
然
，
想
做

也
做
不
上
，
但
那
是
另
一
問
題
，
不
在
話
下
°
)

小
民
祗
要
不
違
菩
，
不
犯
法
，
便
不
受
干
擾
，
自
由
自

在
。
大
官
則
不
然
，
國
家
安
全
，
民
生
疾
苦
，
已
經
壓
得
他

有
氣
難
透
；
而
記
者
、
電
視
、
秘
警
等
等
，
又
不
眠
不
休
，

步
步
緊
跟
，
一
言
一
動
，
都
被
傳
播
，
私
人
生
活
全
被
剝
恋

，
眞
想
不
出
來
他
還
有
何
生
趣
。
所
以
大
官
們
說
他
做
官
是

爲
國
犧
牲
，
是
我
不
入
地
獄
誰
入
地
獄
，
我
百
分
之
百
的
相

信
，
沒
有
絲
亳
懐
疑
。

大
官
們
把
國
治
好
了
，
小
民
享
福
，
也
等
於
寧
爲
讀
者

，
不
爲
作
者
。
我
這
種
淨
圏
視
成
的
態
度
好
像
很
自
私
，
但

如
果
你
蹏
我
說
哎
話
，
我
就
沒
有
冠
冕
堂
皇
的
門
面
話
好
講

，
這
眞
太
不
景
氣
。

有
一
對
山
東
夫
婦
，
三
十
八
年
來
到
蚤
灣
，
人
生
地
疏

，
擧
目
無
親
，
手
上
又
沒
有
什
麼
綫
，
覺
得
以
後
的
日
子
不

但
難
過
，
還
怕
過
不
下
去
。
兩
個
人
一
商
蛋
，
跑
到
海
邊
小

鎮
的
一
個
小
喫
攤
上
，
侮
人
喫
了

一
碗
隔
春
麵
，
然
後
手
牽

羞
手
，
便
往
海
裏
直
走
，
越
走
越
淶
，
最
後
給
浪
頭
捲
去
，

海
底
龍
宮
襄
給
龍
王
爺
報
到
去
了
。
這
對
夫
婦
我
不
認
識
，

－
一

但
很
多
山
東
老
鄉
都
說
得
出
他
們
的
姓
名
來
，
實
有
其
人
'

並
賀
有
其
事
。

我
生
意
垮
了
，
也
面
對
嚴
重
的
生
活
問
題
，
却
沒
有
想

到
也
去
跳
海
。
太
太
已
經
多
年
不
做
事
了
，
她
是
個
正
式
護

士
，
那
時
臺
灣
缺
護
士
，
她
就
去
某
軍
醫
院
做
上
尉
護
理
長

，
後
來
又
轉
到
某
一
公
營
事
業
的
醫
務
室
去
，
待
遇
三
倍
於

上
尉
護
理
長
，

一
家
生
活
賴
以
解
決
。

這
就
輪
到
我
在
家

「主
內
」

，
太
多
的
空
間
時
間
沒
法

打
發
。
想
到
今
天
落
魄
，
都
是
共
產
黨
害
的
，
這
是
史
無
前

例
的
事
，
沒
有
現
成
好
圖
，
讀
者
做
不
成
，
我
就
違
反
了
自

己
一
貫
的
原
則
，
硬
起
頭
皮
來
做
了
作
者
，
寫
了
一
部
「旋

風
」
。

度
小
月

太
太
病
倒
，
生
活
的
擔
子
又
輪
到
我
的
肩
上
。
因
爲
「

旋
風
」
的
緣
故
，
有
人
找
我
寫
稿
，
爲
了
稿
費
。
我
就
又
做

作
者
。
豪
南
有
家
賣
担
担
麵
的
，
叫
做
「
度
小
月
」
。
小
月

者
，
不
県
氣
的
歲
月
也
，
籍
賨
擔
擔
麵
度
過
不
景
氣
的
歲
月

，
故
曰
度
小
月
。
我
客
串
作
者
，
也
是
度
小
月
的
意
思
，
絕

對
不
是
想
作
家
。
我
多
方
努
力
，
尋
求
槻
會
，
希
望
在
就
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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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後
，
恢
復
不
爲
作
者
的
原
珥
。

我
這
樣
說
，
是
有
憑
有
據
的
，
除
上
面
說
的
少
年
立
志

，
寧
爲
讀
者
之
外
，
試
更
一
一
言
之
如
左
：

作
爲
一
個
現
代
作
家
，
單
單
埋
頭
苦
寫
是
不
啓
的
，
必

須
放
眼
世
界
文
壇
，
多
看
看
人
家
的
東
西
，
始
可
望
有
進
，

提
高
自
己
的
水
準
。
弄
通
一
兩
種
外
國
文
字
，
這
就
絕
對
必

要
。
我
因
抗
戰
從
軍
扔
下
的
外
文
，
戰
後
忙
於
經
商
，
沒
楓

會
再
弄
。
但
來
崟
以
後
，
如
有
志
於
文
學
，
就
該
在
這
上
面

多
下
點
功
夫
，
這
很
方
便
，
亦
不
太
難
，
但
是
我
連
想
都
沒

往
這
上
頭
想
過
。

有
人
以
爲
耍
筆
桿
是
人
生
末
路
，
一
爲
文
人
，
便
無
足

甑
。
其
究
，
文
人
需
要
具
備
若
干
條
件
，
並
不
簡
單
。
所
謂

無
足
觀
者
，
大
約
指
的
是
那
些
跡
近
冒
充
的
空
頭
文
人
。
因

此
，
我
從
不
以
爲
自
己
是
「
作
家
」
。
我
不
參
加
文
藝
團
體

，
不
奔
走
文
藝
領
袖
，
辭
謝
文
藝
講
話
，
完
全
置
身
於
「
文

藝
圈
」
之
外
，
就
爲
這
緣
故
，
我
偶
或
被
人
稱
爲
作
家
，
總

是
汗
毛
直
豎
，
不
以
爲
榮
，
反
以
爲
唇
。

雖
如
此
，
我
又
不
得
不
寫
，
那
是
因
爲
失
業
，
爲
度
小

月
，
欲
罷
不
能
。
我
一
直
鑽
門
路
就
業
，
也
常
買
愛
國
獎
劵

，
無
非
希
望
擱
筆
不
寫
。
不
幸
期
待
十
餘
年
，
仍
然
落
得
一

場
空
。而

眞
正
要
靠
寫
作
生
活
，
過
得
不
太
苦
，
就
必
須
一
年

三
百
六
十
五
天
，
天
天
寫
之
不
休
。
這
，
我
做
不
到
。
我
的

辦
法
是
，
寫
長
，
不
寫
短
的
。
短
的
，
費
事
而
不
值
錢
，

算
盤
打
打
，
不
移
飯
綫
。
長
稿
，
如
果
能
找
到
地
盤
，
就
移

喫
一
陣
子
的
。
但
有
利
必
有
弊
。
短
稿
，
三
天
兩
天
就
登
完

了
，
縱
然
有
人
不
快
，
也
來
不
及
反
對
。
長
稿
則
窮
年
累
月

，
同
一
題
目
，
同
一
作
者
，
天
天
見
報
，
就
一
定
有
人
厭
煩

，
善
意
的
或
惡
意
的
。
文
字
這
個
東
西
，
有
點
像
魔
術
，
可

以
從
正
面
解
釋
，
也
可
以
從
反
面
解
釋
。
明
明
你
在
喊
萬
歲

，
有
人
會
說
那
是
「
挖
苦
」
，
那
是
「
反
語
」
．
，
那
不
是
眞

心
的
，
該
用
測
謊
器
弄
明
白
，
別
給
他
騙
了
。
而
背
後
專
門

挑
眼
，
專
做
這
種
地
下
工
作
的
人
多
。

反
之
，
有
人
專
寫
「
格
言
」
，
指
海
靑
年
，
你
們
要
這

樣
這
櫟
，
不
要
那
樣
那
檄
，
官
板
官
眼
，
一
片
正
經
，
這
該

沒
有
問
題
了
吧
。
其
哎
並
不
盡
然
，
背
後
指
摘
那
些
格
言
是

糖
衣
毒
藥
，
是
新
品
種
鴉
片
煙
的
，
大
有
人
在
。

因
此
，
我
每
次
寫
長
稿
，
總
是
懾
重
了
又
慎
重
，
字
斟

旬
酌
，
不
稍
大
意
°
(
我
原
是
一
番
好
意
，
果
然
弄
出
事
來

，
就
不
值
得
了
°
)
見
報
之
後
，
侮
日
提
心
吊
贍
，
如
坐
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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氈
。
就
我
而
言
，
寫
稿
度
小
月
，
既
違
反
個
人
興
趣
，
又
是

一
腫
苦
刑
。

我
這
樣
子
度
小
月
，
一
度
十
餘
年
之
久
，
個
人
活
了
下

來
，
帶
大
了
三
個
孩
子
，
發
送
了
一
病
八
年
的
太
太
，
不
能

說
度
得
不
好
。
比
上
不
足
，
比
下
有
餘
，
許
多
同
胞
之
中
，

過
得
比
我
不
如
的
多
得
很
，
至
於
就
業
，
不
是
具
備
多
種
先

天
的
和
後
天
的
條
件
，
就
一
定
就
不
成
，
我
也
明
白
。
但
你

不
能
怪
我
想
它
。
好
夢
是
人
人
希
望
做
到
的
，
假
如
一
個
人

連
做
好
夢
的
希
望
都
給
打
消
了
，
那
個
壯
會
也
就
很
值
得
懐

疑
了
。

錦
瑟
華
年

不
該
的
是
，
前
年

G
＾
十
四
年
)
春
天
，
我
忽
然
病
了

。
把
度
小
月
的
本
錢
，
－
總
輸
得
光
光
。
祗
要
提
起
筆
來
，

面
對
稿
紙
，
我
便
目
搖
手
顗
，
精
神
恍
德
，
文
思
斷
續
，
不

能
聯
綴
。
放
下
筆
，
收
起
稿
紙
，
離
開
寫
字
桌
，
出
去
走
走

，
就
恢
復
正
常
，
其
疾
若
失
。
我
心
裏
明
白
，
我
是
需
要
休

息
了
。
這
以
前
，
我
剛
爲
中
國
時
報
寫
了
小
說
大
展
，
那
時

情
況
還
很
好
，
隔
了
沒
多
久
，
不
圖
惡
化
至
此
。
而
最
最
不

湊
巧
的
是
「
錦葱
華
年
」
剛
在
中
國
時
報
開
始
連
載
。
這
是

- 
-

一
個
北
洋
軍
闞
的
「
鬧
劇
」
，
大
約
十
五
萬
字
°
是
我
向
「

人
間
」
主
編
提
議
，
他
請
示
過
老
闆
，
經
老
闆
同
意
，
我
才

動
手
的
。
我
一
依
過
去
寫
長
篇
連
載
的
辦
法
，
邊
寫
邊
刊
，

自
以
爲
輕
而
易
舉
，
沒
有
問
題
。
哪
曉
得
刊
了
沒
有
幾
天
，

我
就
得
了
這
個
已
經
不
能
寫
了
的
毛
病
。
時
間
太
不
巧
。
假

設
病
發
得
早
些
，
這
篇
東
西
根
本
上
不
去
；
發
得
遲
些
，
已

經
寫
完
了
。
偏
偏
不
早
不
晚
，
病
發
在
剛
剛
開
始
連
載
的
時

候
，
我
這
就
難
了
。

我
先
使
用
鎮
定
劑
，
完
全
無
效
。
而
其
他
的
醫
療
方
法

，
都
是
緩
不
濟
急
的
。
有
人
說
，
某
種
藥
酒
對
此
有
效
。
我

已
滴
酒
不
飲
者
十
年
，
聽
說
用
藥
酒
，
很
爲
難
了
一
陣
子
，

爲
了
救
急
，
決
定
破
戒
。
服
用
這
種
藥
酒
，
有
嚴
格
的
定
薑

，
也
就
是
說
，
絕
對
不
許
過
揖
。
但
我
照
服
之
後
，
又
是
完

全
無
效
。

這
怎
麼
辦
呢
？
我
那
時
眞
是
煩
悶
極
了
。

反
正
酒
戒
是
破
了
。
就
喝
點
酒
，
解
解
悶
吧
。
於
是
我

一
杯
在
手
，
立
刻
灌
了
個
半
醉
°
醉
後
試
筆
，
大
大
出
我
意

料
，
居
然
運
策
如
飛
，
一
口
氣
寫
了
幾
千
字
。
我
記
掛
羞
報

秕
裏
大
約
已
經
缺
稿
，
不
等
酒
醒
，
立
刻
親
自
送
去
。
如
釋

重
負
，
頗
有
遇
救
的
感
覺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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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人
間
」
是
十
天
以
前
發
稿
，
我
的
「醉
筆
」
兩
星
期

後
見
報
了

。
我
自
己
瑨
看
，
大
喫
－
驚
：

這
哪
裏
是
我
寫
的

東
西
！

假
如
是
我
寫
的
，
那
時
一
定
有
鬼
附
身
。
其
賈
，
東

西
是
我
寫
的
，

一點
不
錯
，
也
沒
有
鬼
附
身
。
不
過
醉
言
醉

語
，
不
知
所
云
，
甚
且
語
無
倫
次
而
已
。

事
後
檢
討
，
「
醉
筆
」
也
不
一
定
不
能
用
，
但
必
須
擺

它
一
夜
，
等
第
二
天
早
上
酒
醒
透
了
，
再
好
好
整
理
過
才
成

。
可
惜
我
無
此
經
驗
，
又
慮
不
及
此
，
這
才
鑄
成
大
錯
。
尤

共
使
我
不
安
的
是
主
編
對
我
太
過
客
氣
，
是
我
送
了
去
的
稿

子
，
不
論
好
壞
，
一
概
照
發
不
誤
，
以
致
破
壞
了
「
人
間
」
的

水
準
。
我
個
人
研
鍋
事
小
，
此
則
所
闞
者
大
，
太
對
不
起
「

人
間
」廣
大
的
茁
老
°
(
我
趁
此
機
會
，
深
致
最
大
歉
意
°
)

(
夏鐵
肩
兄
編
中
央
副
刊
，
我
上
過
兩
個
長
篇I
喜
宴

與
白
馬
篇
，
夏
兄
常
因
一
字
一
詞
稍
有
疑
問
，
便
來
電
相
商

，

此
是
另
一
腫
作
風
。
我
心
営
惑
之
°
)

I

以
後
我
離
開
臺
北
，
聽
說
「
人
間
」
主
編
換
了
人
。
我

消
息
極
不
靈
通
，
不
知
道
是
不
是
我
的
「醉
筆
」
關
出
來
的

禍
，
果
眞
是
的
，
那
眞
是
我
的
罪
，
恐
怕
空
口
道
歉
是
不
足

以
補
贖
的
了
。
我
希
筮
不
是
。

話
扯
遠
了
，
還
囘
來
說
「
錦
葱
華
年
」
。
我
病
得
寫
不

下
去
，
「
醉
筆
」
又
根
本
要
不
得
，

我
這
才
想
到
最
好
是
停

下
來
。
我
這
麼
想
，
報
肚
也
這
麼
想
，
這
篇
東
西
就

「
腰
斬

」
了

°
(
腰
斬
不
一
定
是
一
個壞
名
詞
，
它
祗
是
表
示
沒
有

完
篇
便
停
刊
了
而
已
。
爲
了
便
於
瞭
解
，
我
在
這
裏
用
了
它

。
但
對
作
者
而
言
，
腰
斬
的
時
間
是
遲
了
些
，
假
如
提
前
十

天
或
一
星
期
，
情
況
要
好
得
多
°
)
應
該
說
明
的
是
，
腰
斬

是
腰
斬
了
，
但
報
秕
付
足
了
我
十
五
萬
字
的
稿
費
，
對
一
個

爲
稿
費
而
寫
的
作
者
而
言
，
這

一
事
件
顯
然
是
我
對
不
起
報

秕
，
而
不
是
報
秕
對
不
起
我
，
雖
然
我
並
不
是
有
意
的
。

六
六
年
四
月
號

「書
評
書
目
」
四
三
頁
司
陽
先
生
說
：

「不
論
多
麼
偉
大
的
作
家
，
只
要
他
經
常
發
表
作
品
，
鍶
難

免
有
『
失
手
』
的
時
候
。
」
七
六
頁
楊
牧
敎
授
說
：

「你
一

直
在
寫
，
偶
爾
發
表
幾
首
不
算
最
好
的
作
品
，
別
人
不
會
太

驚
奇
，
因
爲
創
作
本
來
就
有
起
伏
的
視
象
，
大
家
都
一
樣
，

你
的
心
裏
也
就
不
會
有
太
大
的
負
擔
，
深
怕
別
人
批
評
你
『

退
步
』
°
」

這
兩
種
說
法
(
其
卉
二
而
－
也
)
o
都
不
足
以
解
釋
「

錦
瑟
華
年
」
的
糟
糕
的
失
敗
。

我
承
認
我
的
小
說
分
兩
種
。
一
種
是
有
感
而
發
的
，
「

旋
風
」
、
「重
隔
」
各
一
部
，
「碧
海
靑
天
夜
夜
心
」
半
部
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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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
。
另
一
腫
爲
度
小
月
賺
稿
費
而
寫
，
我
自
己
都
不
重
視
。

周
錦
先
生
「
中
國
新
文
學
史K
七
七
九
頁
)
却
有
這
櫟
的
批
評

.. 
「
祇
要
細
心讀
一
下
他
的
所
謂
應
制
(
爲
了
稿
費
)
之
作

，
再
和
當
代
那
些
暢
銷
的
腐
蝕
人
心
的
文
字
作
個
比
較
，
就

會
發
現
還
是
不
同
的
。
他
仍
舊
是
要
爲
了
這
個
壯
會
，
為
了

這
個
時
代
而
寫
下
一
點
什
麼
，
而
且
本
羞
文
人
的
良
知
。
」

但
「
錦
葱
華
年
」
是
不
足
以
語
此
的
，
「
錦
」
是
一
個

病
人
的
醉
語
，
前
已
言
之
。
到
底
我
這
算
什
麼
病
呢
？

失
索
者
蚡
職
業
病

在
我
擺
脫
了
稿
務
之
後
，
我
就
到
豪
大
醫
院
精
神
神
征

科
去
做
檢
査
°
(
病
歷
號
碼
一
二
七
0
五
O
-
)
。
兩
位
靑

年
醫
師
單
獨
和
我
在
一
間
診
療
室
裏
從
九
點
一
直
磨
菇
到
十

一
點
，
望
聞
問
切
，
鉅
細
靡
逍
，
最
後
兩
個
人
商
果
着
寫了

病
歷
。
等
了
一
會
，
把
我
帶
到
另
一
間
較
大
的
診
療
室
裏
。

有
位
四
十
多
歲
、
約
五
十
歲
的
敎
授
坐
在
那
裏
，
他
抽
煙

，
是
個
卡
萊
格
倫
型
的
美
男
子
，
可
惜
我
一
直
沒
有
機
會
知

瀟
他
的
尊
姓
大
名
°
(
很
盼
望
有
人
告
訴
我
°
)
團
團
而
坐

的
靑
年
醫
師
有
七
八
位
，
我
挨
近
敎
授
坐
了
，
作
爲
一
個
新

病
例
，
活
標
本
，
敎
授
時
而
英
語
，
時
而
國
語
，
好
好
的
給

四

那
些
靑
年
醫
師
上
了
一
課
，
補
做
了
先
前
那
兩
位
醫
師
應
做

未
做
的
檢
査
拿
迫
自
然
有
關
診
斷
)
°
然
後
，
他
對
我
說
：

「這
是
一
種
職
業
病
，
叫
做
『
寫
症
』
°
」

他
髓
手
用
原
子
筆
把
「
寫
症
」
這
兩
個
中
國
字
寫
給
我

看
。

「
作家
、
新
聞
記
者
、
打
字
員
這
三
糖
人
常
會
得
這
種

病
°
限
定
時
間
一
定
要
趕
出
多
少
字
夾
，
寫
你
所
沒
有
的
，

寫
你
所
不
熟
悉
的
，
把
你
不
喜
歡
的
寫
成
你
喜
歡
的
，
或
把

你
喜
歡
的
寫
成
你
不
喜
歡
的
。
譬
如
你
討
厭
張
三
的
小
人
行

爲
，
但
老
闆
要
你
把
他
寫
成
一
位
君
子
。
總
之
，
寫

一
些違

反
你
的
意
志
和
你
的
愛
憎
的
人
或
事
。
久
之
你
就
會
怕
提
篆

，
怕
見
稿
紙
，
神
思
不
屬
，
手
顗
不
能
成
書
了
0

」

他
重
複
又
說
：

「
這
是

一
種
職
業
病
。
」

我
這
才
恍
然
大
悟
，
我
一
直
以
爲
我
寫
稿
是
爲
度
小
月

，
不
承
認
自
己
是
作
家
，
尤
其
不
承
認
是
職
業
作
家
。
但
一

寫
十
餘
年
，
事
實
上
已
經
是
職
業
作
家
，
我
承
不
承
認
，
全

無
關
係
。
我
不
承
認
，
也
避
免
不
了
我
得
職
業
病
。
這
噴
在

是
長
期
度
小
月
的
悲
哀
。

聽
敎
授
接
羞
又
說
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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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這
種
病
，
以
前
是
無
藥
可
醫
的
。
現
在
，
有
一
種
新

藥
，
臨
床
的
效
果
還
不
錯
，
我
開
給
你
喫
喫
看
。
」

整
一
上
午
，
敎
授
帶
羞
六
七
位
靑
年
醫
師
，
就
看
了
我

這
一
個
病
。
等
我
拿
了
一
星
期
的
藥
走
出
醫
院
的
時
候
，
已
罷

下
午
一
點
多
了
。
這
一
天
是
中
華
民
國
六
十
四
年
六
月
九
日

藥
分
兩
種
，
一
種
白
色
的
，
早
晚
各
半
片
；
一
種
粉
紅

色
的
，
侮
日
三
次
，
侮
次
半
片
。
照
服
之
後
，
不
見
功
效
。

一
星
期
後
複
診
，
敎
授
和
那
些
年
靑
醫
師
都
不
在
場
，
換
了

一
位
主
治
醫
師
宋
成
銘
先
生
。
宋
醫
師
大
約
三
十
六
歲
，
高

大
健
壯
，
聲
音
洪
亮
，
態
度
和
藹
o

在
候
診
的
時
候
，
我
就

聽
見
一
些
「
老
」
病
人
有
口
皆
碑
，
都
說
他
醫
道
好
。
他
把

我
的
「
處
方
」
修
改
了
一
下
，
白
色
藥
片
停
服
，
那
是
縝
定

劑
；
粉
紅
色
的
仍
每
日
三
次
，
每
次
改
爲
一
片
。
以
後
加
到

每
日
四
片
，
他
說
這
是
最
大
匿
了
。
這
種
粉
紅
色
藥
片
，
就

是
敎
授
所
說
的
對
「
寫
症
」
的
新
發
明
藥
，
過
去
沒
有
的
。

我
適
逢
其
會
，
不
能
不
算
運
氣
。

現
在
，
我
已
經
知
這
，
病
是
慢
性
的
，
急
切
好
不
了
。

適
朱
尉
君
(
朱
夜
)
兄
將
移
民
南
美
，
有
天
晚
上
我
打
個
雷

話
給
他
送
行
，
提
到
我
有
意
離
開
熹
北
，
找
個
清
靜
的
地
方

住
一
住
。
他
就
建
議
我
到
臺
中
去
住
廟
，
因
爲
他
認
識
一
位

住
持
。
也
巧
，
過
了
兩
天
，
這
位
住
持
到
臺
北
來
了
，
他
在

一
家
素
菜
館
爲
朱
夜
一
家
餞
行
，
我
也
被
邀
，
見
了
一
面
。

於
是
我
離
開
了
一
住
十
年
的
臺
北
。
臺
北
這
個
地
方
，
像
北

平
上
海
一
櫟
，
住
在
那
裏
的
時
候
，
儘
管
覺
得
它
不
好
，
離

開
以
後
，
却
會
想
念
它
，
比
較
之
下
，
還
是
住
在
豪
北
好
。

假
如
有
合
適
的
房
子
，
我
隨
時
都
會
搬
囘
去
。

五
我
從
六
十
四
年
八
月
三
十
一
日
起
，
在
豪
中
某
廟
住
了

整
整
五
個
月
。
於
次
年
一
月
三
十
日
霉
垣
一
天
是
農
曆
大
除

夕
，
次
H

爲
丙
辰
年
元
旦
)
移
居
徭
峯
郷
南
柳
村
護
國
寺
，

這
才
眞
正
享
受
到
住
廟
之
樂
。

護
國
寺
是
一
片
六
十
多
年
的
矮
矮
的
老
屋
，
佔
地
千
坪

，
前
後
大
院
子
，
有
花
、
樹
、
菜
圃
。
左
右
幾
戶
農
家
，
繕

犬
相
聞
。
我
一
到
這
裏
，
就
有
囘
到
我
一
別
數
十
年
的
原
籍

故
居
的
那
稱
感
覺
，
因
爲
情
調
太
相
似
了
。

由
繆
峯
至
此
，
計
程
車
二
十
五
元
或
三
十
元
。
跳
表
是

二
十
二
元
。
但
計
程
車
在
鄉
下
不
興
跳
表
，
還
保
持
喊
價
還

價
的
古
風
。
如
搭
公
共
汽
車
，
則
尙
須
步
行
十
五
分
鐘
始
逹

。
由
護
國
寺
外
出
，
則
必
須
步
行
這
十
五
分
鐘
，
始
有
車
可

護
國
寺
妁
燕
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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搭
，
公
車
或
囘
程
計
程
空
車
。
對
外
通
電
話
，
也
是
這
樣
。

南
柳
沒
有
電
話
。
附
近
有
「
種
菇
廠
」
的
煙
囪
，
幸
威
力
不

大
。
隔
多
少
天
，
偶
然
有
直
升
機
由
空
中
經
過
，
也
微
不
足

瀟
。
總
而
言
之
，
南
柳
村
是
清
靜
的
°
護
國
寺
一
年
有
兩
次

法
會
，
農
曆
，
一
次
在
正
月
，
一
次
七
月
，
都
當
天
就
完
事

o

每
月
初
一
十
五
，
有
時
開
大
門
，
有
時
不
開
，
開
與
不
開

，
都
沒
有
幾
個
香
客
。

住
持
如
虛
法
師
，
原
籍
河
南
，
退
伍
軍
人
，
道
行
頗
高

，
而
記
憶
力
特
強
，
待
人
尤
其
厚
道
。
他
現
在
是
臺
北
惹
日

講
堂
的
住
持
，
護
國
寺
爲
遙
領
、
兼
任
，
由
他
的
大
徒
弟
代

理
，
負
實
際
責
任
。
他
每
月
囘
來
一
兩
天
，
爲
信
徒
主
持
一

次
進
修
法
會
。
記
得
去
年
九
月
他
到
臺
北
「
晉
山
」
的
時
候

，
隨
身
僅
有
的
一
件
行
李
，
最
多
有
一
袋
麵
粉
那
麼
大
，
提

在
手
裏
，
頗
爲
輕
便
。
我
以
爲
他
必
是
把
東
西
留
在
護
國
寺

了
。
過
了
幾
天
，
他
的
房
門
開
着
，
我
一
時
好
奇
，
走
進
去

看
看
，
一
板
床
、

一
板
桌
之
外
，
什
麼
也
沒
有
。
我
這
才
知

滇
，
一
袋
麵
粉
那
麼
大
的
那
件
行
李
，
已
經
是
他
的
全
部
家

當
。
出
家
人
一
身
外
無
長
(
讀
如
昆
幼
之
昆
)
勅
'
他
眞
地

做
到
了
。

他
的
第
二
個
徒
弟
住
在
南
部
讀
佛
學
院
，
寺
裏
就
他
和

六

他
的
大
徒
弟
兩
個
。
他
去
豪
北
後
，
留
下
徒
弟
一
人
看
守
。

這
位
大
徒
弟
能
力
強
，
負
責
任
，
好
讀
書
，
年
輕
有
爲
而
能

看
破
紅
廛
，
實
在
很
不
容
易
。
手
下
唯
一
的
助
手
是一
個
智

能
偏
低
的
孩
子
，
已
經
十
六
七
歲
了
，
還
不
會
數
一
二
三
四

五
，
矮
小
如
十
一
二
歲
，
這
櫟
一
個
人
，
能
臏
得
上
多
少
忙

，
也
就
可
想
而
知
了
。

外
來
寄
居
的
「
在
家
人
」
，
我
之
外
，
還
有
一
位
文
先

生
是
位
盡
家
，
去
年
夏
天
曾
在
臺
北
國
軍
文
藝
中
心
開
過
盡

展
，
頗
獲
好
評
。
他
稍
研
佛
學
，
佩
服
太
虛
大
師
。
這
方
面

我
外
行
，
官
在
無
話
可
說
。

經
常
祗
是
這
四
五
個
人
住
在
寺
裏
。

南
柳
村
清
靜
，
護
國
寺
更
清
靜
，
晨
鐘
非
鼓
之
外
，
下

雨
的
時
候
有
雨
槃
，
颱
風
的
時
候
有
風
槃
，
而
自
晨
至
募
永

不
間
斷
的
是
鳥
婆
°
燕
子
迎
面
而
來
，
就
要
撞
到
你
臉
上
了

，
你
急
忙
要
躲
它
的
時
候
。
它
已
調
整
方
向
，
從
你
的
肩
頭

一
掠
而
去
，
它
對
你
並
無
畏
懽
°
嬴
得
它
們
的
信
任
，
知
造

你
不
可
怕
，
是
一
大
愉
快
。
在
寺
外
，
它
們
就
避
人
唯
恐
不

遠
，
因
爲
常
有
頑
童
害
它
。

雨
樣
病
都
好
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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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
從
離
開
豪
北
，
豪
大
醫
院
開
給
我
的
那
種
粉
紅
色
藥

片
，
我
一
直
斷
斷
縯
繽
地
在
服
。
有
時
身
體
有
其
他
不
適
，

須
服
別
的
藥
，
我
就
拿
它
暫
停
。
有
時
也
因
為
日
久
生
緗
，

或
是
忘
記
了
，
不
服
。
總
之
，
並
沒
有
認
眞
地
按
日
依
時
服

之
不
輟
。
住
護
國
寺
之
後
約
三
個
月
，
我
硯
得
我
的
「
寫
症

」
好
了
。
試
試
寫
稿
，
一
個
半
月
的
時
間
，
完
成
了
十
四
萬

字
，
「
花
落
述
成
」
十
萬
五
千
字
，

「蕨
不
纏
的
世
界
」
十

三
萬
五
千
字
。
這
都
已
罷
印
成
書
，
由
「
遠
最
」
出
版
。

由
於
我
的
佛
學
知
識
太
差
，
寫
「
花
落
雎
成
」
的
時
候

，
我
遇
到
的
困
難
不
少
。
幸
而
有
如
盅
法
師
，
我
可
以
隨
時

腈
敎
，
這
才
能
夥
順
利
完
成
。
於
此
，
我
謹
對
法
師
致
其
感

謝
之
意
。

不
幸
「
寫
症
」
好
了
，
目
疾
轉
重
。

爲
紀
念
辛
亥
，
民
國
六
十
年
下
半
年
我
寫
了
三
個
長
篇

，
在
中
央
、
新
生
、
中
華
三
報
連
載
。
寫
作
進
行
中
，
右
眼

忽
無
故
自
淚
，
不
久
之
後
，
轉
到
左
眼
，
以
後
又
轉
囘
右
眼

。
從
此
固
定
在
右
眼
上
，
未
再
轉
移
。
當
時
我
把
豪
北
的
著

名
眼
科
幾
乎
看
通
了
，
都
沒
有
治
好
，
而
且
根
本
沒
霜
出
是

什
麼
病
來
。
一
拖
五
六
年
，
一
面
不
斷
就
醫
，
一
面
儘
最
節

省
目
力
。
「
花
落
遮
成
」
寫
完
之
後
，
症
狀
惡
化
，
變
成
了

「
過
敏
」
，
祗
要
稍
稍
疲
勞
或
飲
酒
稍
多
，
便
紅
腫
起
來
。

對
於
一
個
以
寫
稿
度
小
月
的
人
，
這
又
不
是
生
意
經
。

我
在
臺
中
就
醫
，
也
跑
臺
北
。
有
次
爲
了
就
近
，
我
走

進
彊
中
一
家
眼
科
，
醫
師
看
來
年
輕
。
他

一
瞄
我
的
眼
睛
，

翎
口
說
道
：
「
你
的
眼
睛
倒
毛
°
」

又
說
：

「
等
消
炎
之
後
，
應
該
動
手
術
。
」

我
看
了
六
年
限
科
，
歷
經
各
大
名
醫
，
這
是
一
個
嶄
新

的
診
斷
。
我
抱
蒞
滿
腔
的
悛
疑
，
跑
到
豪
北
去
證
實
了
一
下

，
他
說
的
一
點
不
鎰
，
倒
毛
。
所
謂
無
故
自
淚
者
，
並
非
無

故
，
故
在
倒
毛
。
遇
到
這
位
靑
年
醫
師
，
總
算
道
出
了
病
塬

，
他
該
是
我
命
中
的
「貴
人
」
了
。

因
爲
自
淚
的
是
右
眼
，
我
就
動
了
右
眼
的
手
铜
。
結
果

良
好
，
右
眼
不
流
淚
了
。
但
接
力
上
來
的
是
左
眼
，
左
眼
又

自
淚
不
止
。
一
不
做
，
二
不
休
，
我
就
又
開
刀
了
左
眼
。
於

是
兩
眼
都
不
自
淚
了
。
視
在
我
糙
意
閼
誼
、
寫
稿
、
看
電
影

，
並
無
嚴
格
的
節
制
，
也
不
再
有
過
敏
性
的
紅
腫
。

六
年
目
疾
，
囘
想
起
來
，

有
點
寃
枉
。
爲
什
麼
那
些
名

醫
看
不
出
來
我
之
自
淚
是
因
爲
倒
毛
的
緣
故
？
倒
毛
像

一
把

小
刷
子
不
停
地
磨
擦
眼
球
，
焉
有
不
淚
之
理
1
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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護
國
寺
除
了
清
靜
之
外
，
還
有
飯
食
好
，
雖
是
素
菜
，

但
很
好
喫
。
我
住
進
去
兩
星
期
，
體
重
增
加
了
五
公
斤
·
這

使
我
不
得
不
又
節
食
。
人
少
，
沒
有
人
事
上
的
不
愉
快
°
房

子
矮
，
院
子
大
，
天
空
及
視
界
開
擴
，
擺
脫
了
有
形
無
形
的

壓
力
，
人
的
地
位
和
尊
嚴
自
然
提
高
。
稍
神
享
受
以
此
爲
最

可
惜
我
沒
有
資
格
在
此
隱
居
終
老
，
這
個
地
方
出
入
寶

在
太
不
方
便
。

「
花
落
理
成
」
寫
完
之
後
，
我
就
決
定
移
居

臺
中
，
或
逼
囘
臺
北
。
無
奈

一
房
難
求
。

我
是
個
單
身
漢
，
舐
能
住
旅
館
或
旅
館
式
的
公
寓
。
旅

館
，
現
在
太
賚
了
，

我
已
經
住
不
起
。
臺
北
的
公
寓
，
勉
強

可
住
的
，
大
約
要
三
四
千
元
，
負
擔
也
嫌
太
重
。
臺
中
，
據

說
有
兩
百
多
家
公
寓
，
雖
說
男
女
兼
收
，
但
房
客
多
爲
年
輕

女
子
，
而
且
家
家
客
滿
，
根
本
擠
不
進
去
。

今
年
一
月
，
我
在
馬
偕
淡
水
醫
院
住
了
五
天
，
作
了
一

種
必
要
的
整
形
手
術
°
囘
到
臺
中
，
居
然
在
我
最
中
意
的

一

家
公
寓
找
到
一
間
套
房
。
於
是
我
於
二
月
一
日
離
開
住
了
剛

好
一
年
的
護
國
寺
，
逕
居
豪
中
市
o

房
客
多
爲
年
輕
女
子
，

這
裏
並
不
例
外
，
而
依
附
於
這
些
年
輕
女
子
的
又
有
一
批
年

七
有
意
下
水

輕
男
子
，
出
出
進
進
，
打
打
鬧
鬧
，
它
是
怎
麼
的
嘈
雜
，
你

就
可
想
而
知
了
。
不
過
，
這
對
我
並
不
妨
礙
，
我
該
讀
書
寫

稿
的
時
候
就
證
書
寫
稿
，
該
休
息
睡
覺
的
時
候
就
休
息
睡
覺

，
我
有
足
哆
的
「
踝
力
」
推
開
室
外
的
嘈
雜
，
使
室
內
的
氣

氛
一
如
護
國
寺
的
清
靜
安
適
，
得
其
所
哉
。

我
在
馬
偕
醫
院
手
術
之
前
，
曾
作
重
點
檢
査
，
健
康
情

形
良
好
。
我
是
省
猴
的
，
但
所
有
尙
猴
的
同
年
，
數
我
月
份

最
小
，
而
看
起
來
我
最
老
。
自
兩
病
告
癒
，
我
在
觀
念
上
有

了
很
大
的
改
變
。
年
齡
使
我
不
能
再
期
望
就
業
，
有
生
之
年

，
如
果
不
工
作
，
一
則
無
法
生
活
，
而
日
子
也
不
容
易
打
發

得
很
。
因
此
，
我
有
意
放
粲
不
爲
作
者
這
個
老
原
則
，
索
性

下
水
，
以
創
造
事
業
的
積
極
精
神
，
好
好
的
再
寫
幾
部
小
說

。
初
步
祗
是
一
個
到
明
年
G
＾
十
七
年
)
年
底
爲
止
的
兩
年

計
畫
。
問
題
還
是
有
的
，
希
望
得
到
解
決
。

我
有
一
位
親
戚
，
自
幼
立
志
決
不
敎
書
。
來
到
豪
灣
，

從
高
中

、
大
學
，

一
直
敎
到
碩
士
班
，
將
屆
退
休
之
年
，
仍

在
遺
憾
他
敎
了
書
。
他
相
信
命
運
，
認
爲
是
命
該
如
此
。
我

立
志
不
爲
作
者
，
不
幸
躲
來
躲
去
，
怎
麼
也
躲
不
掉
，
終
於

做
了
作
者
。
這
大
約
也
是
我
的
命
吧
。

(
六
十
六
年
四
月
十
四
日
於
臺
中
)




